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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故事

清华档案馆藏的两份“一二·九”

《告全国民众书》
范宝龙

＊本栏目由本刊编辑部与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合办

在清华大学档案馆的馆藏档

案中，收存着两份“一二·九”

运动的著名历史文献《告全国民

众书》。

一份刊登在 1935 年 12 月 10

日出版的刊物《怒吼吧》第一期

上。该刊大约 16 开纸大小，共有

12 页，首篇文章就是署名为“清

华大学救国会”的《告全国民众

书》，文字横排，位于刊物的第 1

页和第 2 页上半页。

另一份为印在一张草纸上的

单页，比 16 开纸大，文字竖排，

题目也是《告全国民众书》，署

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

救国委员会”，落款日期是“廿

四年十二月九日”（廿四年为民

国纪年，即 1935 年）。

为什么同一个《告全国民众

书》有两件档案？这两件档案有

何来由吗？这里的故事，要从头

说起。

1935 年 12 月 10 日《怒吼吧》刊物上发表的横排版《告全国民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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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的号角怎会在次日发出

1935 年 12 月 9 日印发的单页竖排版《告全国民众书》

88 年前，在抗日战争的烽火

中，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

爱国运动，清华师生站在运动的

最前列。当时清华地下党支部书

记、中文系四年级学生、《清华

周刊》总编辑蒋南翔执笔起草的

清华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告

全国民众书》，喊出“华北之大，

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这句著名口号，成为“一二·九”

运动的号角。

在清华大学保存下来的历史

档案中，一直收藏着 1935 年 12

月 10 日出版、刊登《告全国民众

书》的《怒吼吧》刊物第一期。

1998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清

华大学编选、清华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蒋南翔文集》中，收录了《清

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

就是根据这一档案件刊印的。在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战斗在

“一二·九”运动的前列》《一二九

运动资料》等校内外出版的相关

图书中，也都曾收录或引用这一

档案。2011 年，清华大学校史馆

建成时推出的百年校史展览，也

曾展示这一档案件。

但人所共知，“一二·九”

运动是 1935 年 12 月 9 日爆发的，

当天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

日救国示威游行。《告全国民众书》

这样一篇吹响“一二·九”运动号

角 的 战 斗 檄 文， 怎 么 会 在“ 一

二·九”游行示威的第二天才发

出？是不是当年还有其它版本？

2015 年，在筹备 “一二·九”

运动 80 周年纪念活动过程中，清

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针对这一疑

问，进行了用心研究和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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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调研发现，在 1985 年纪念“一二·九”运

动 50 周年时，蒋南翔曾撰写了一篇长文《我在清华大

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刊发在当年 11 月

21 日《新清华》上，《蒋南翔文集》后来也收录了这

篇文章。蒋南翔在此文中，生动回忆了起草《告全国

民众书》的经过。文中有这样几句描述：

文章脱稿后，先在十二月六日出版的清华救国会

的《怒吼吧》杂志上发表，又印成单页，在几天后的“一二

·九”游行队伍中广为散发，

在大街小巷到处张贴。

显然，这里说的“十二

月六日出版的清华救国会的

《怒吼吧》杂志”，与清华

档案馆所存《怒吼吧》刊

物原件上的日期矛盾，恐

为蒋南翔记忆有误所致。

但这里提供了一个有价值

的信息，即：《告全国民

众书》曾“印成单页”，

在“‘一二·九’游行队

伍中广为散发……”也就

是说：它还有一个单页的

版本！

《告全国民众书》曾“印成单页”

《一二·九运动》封面

《新清华》刊登蒋南翔的回忆文章说，

《告全国民众书》曾印成单页散发

接着，在档案馆、校史馆为设计制作纪念“一二·九”80 周年专

题展览进一步查找资料时，上述信息在一本历史画册中得到印证。

1985 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名为《一二·九运动》的图史画册，

在“‘一二·九’北平学生抗日示威游行”一节，有一张《告全国民

众书》的图片，版式与《怒吼吧》完全不同，全文竖排，印在一张纸上，

图片说明为：

《一二·九运动》画册中发现竖排版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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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历史博物馆曾见过油印的《告全国民众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进一步的搜索和查找，一条重

要来源线索显现出来。

2005 年 8 月 25 日，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期间，

《北京日报》刊登了整版的特别报道《北平救亡吼声震撼

中国》，此文后来又被新华网等很多网站在不同时期、以

不同标题转载。其中，在“历史揭秘：谁是《告全国民众书》

作者”一节，有采访清华大学孙敦恒老师的这样一些描述：

“蒋南翔曾是清华大学《清华周刊》的主编。早在

1933 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二·九’前夕，蒋

南翔是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市西郊区党委委员。在

为游行做准备的过程中，他在清华学堂的地下室里完成了

《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华北之大，已经安

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就出自这份《告全国民众书》。”

孙敦恒说。

“后来，《告全国民众书》被油印出来，在‘一二·九’

游行中散发给群众。”孙敦恒曾经在革命历史博物馆（现

国家博物馆）见到过油印的《告全国民众书》，“大概有 8

开纸大小。”孙敦恒比划着两本杂志平铺开的大小。

“一二·九”运动的第二天，《告全国民众书》就由

油印变成了铅印，出现在清华大学的校刊上。“校刊的名

字叫《清华周刊》，只有 12 月 10 号的那一期改名叫《怒吼

吧》。”

孙敦恒老师是清华校史研究的前辈──离休的校史研

究专家。但当时他已年近九旬，身体状况无法再接受访问、

回忆具体情况。档案馆、校史馆决定，根据他谈到的“在

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见到过”这一线索，直

接向国家博物馆查询。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一二·九运动》图书刊登了一份竖排

版《告全国民众书》的图片

12 月 9 日，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发表《告全国民众书》，

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那么，这张图片所展示的是否就是蒋南翔回忆中所谈

到的“游行队伍中广为散发”的“单页”？其原件又在哪里？

由于画册出版时间较早，图片来源已很难查清。

《北京日报》报道披露，曾在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

博物馆）见过油印的《告全国民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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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已是 2015 年 12 月初，

清华档案馆迅速与国家博物馆联

系，并很快得到答复，国博保管

二部确实收藏有单页的《告全国

民众书》，其文物名称为“清华

大学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为华

北事变印发的《告全国民众书》

传单”。后经比对，前述《一二

·九运动》图书上所刊图片，正

是这一传单。

为争取在“一二·九”80 周

年纪念日展出这一珍贵史料，经

学校领导同意，先后以清华大学

档案馆和清华大学的名义，致函

国家博物馆，请求协助提供《告

《告全国民众书》的传单复

制件（以下简称“传单版”），

与刊登该文的《怒吼吧》刊物原

件（以下简称“怒吼版”）“双

姝合璧”，不仅丰富了清华大学

档案史料馆藏和当年举办的“一二

·九”纪念展览内容，更重要的是，

以确凿的历史文献，还原了真实

的历史，为深入研究“一二·九”

运动提供了重要支撑。

那么，《告全国民众书》的“传

单版”和“怒吼版”相比，有无

异同呢？经研究比对，得到以下

发现：

第一，总体格式上，两个版

国家博物馆向清华大学提供文物复制品

两份《告全国民众书》的异同

全国民众书》传单的复制件或

电子版。在清华建筑学院等方

面支持下，档案馆、校史馆负

责人又与时任国家博物馆馆长

的建筑学院校友吕章申进行了

联络沟通。国博非常重视、大

力支持，吕章申馆长亲自批准，

特事特办抓紧为清华赶制文物复

制件。

12 月 7 日，清华大学档案馆、

校史馆有关人员前往国博，签署

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为清华大学

提供文物复制品协议书》，交接

了《告全国民众书》传单复制件。

该复制件的背面，右下角加盖一

个红色方形印章，上有“中国革

命博物馆 GBF 4830”字样，标明

该文物原始库存编号。国家博物

馆同意清华大学在展览中使用这

一复制件，并将其作为清华大学

档案馆馆藏文献保存。就此，这

份珍贵档案史料在其诞生的整整

80 年后“回归”清华园。

国博在文物复制件背面加盖有原始馆藏编

号的印章

本有异有同。相同点在于：两个

版本的题目均为《告全国民众书》

（蒋南翔在1985年的回忆文章中，

曾叙述该文题目为《清华大学救

国会告全国同胞书》，疑为记忆

有误所致）；两者均全部为繁体字；

两者落款时间均为“廿四年十二

月九日”，即“一二·九”示威

游行当天。不同点在于：传单版

为竖排，怒吼版为横排；传单版

的落款为“国立清华大学学生自

治会救国委员会”，怒吼版的该

文署名使用了简称“清华大学救

国会”（但《怒吼吧》刊头的版

权处有全称“北平国立清华大学

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编”字样）。

第二，两个版本的正文部分，

个别文字和标点有所差别。比如，

第二段第一句，传单版为“这是

明明白白的事实，目前友邦所要

求于我们的，更要比二十一条厉

害百倍”，怒吼版在“友邦”前

多了“我们”二字；这句话之后，

传单版为逗号，怒吼版为分号；

传单版第三段中“因为他已觉悟

了过去主张‘委曲求全’的完全

错误”一句，在怒吼版中少了“因

为”二字……这类细微差别共有

七八处。

第三，怒吼版的《告全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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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书》在印刷内容之上，有若干

钢笔字手写的批改，包括十处字

词和一处标点。比如最后一段中，

“‘安心读书’只是中国民族的

一帖安眠药”一句，手写划去了

“中国民族”四个字；“赶快大

家联合起来”一句，手写符号改

动了两个词的次序，使之成为“大

家赶快联合起来”，等等。最重

要的是第二段最后一句话，也就

是大家熟知的名句“华北之大，

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怒吼版用钢笔手写增添了一个

“经”字，使此句成为“华北之

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

桌了！”过去很多图书和展览使

用这篇文献时，正是采用了这些

经钢笔改动后的表述。但以上查

《怒吼吧》所刊《告全国民众书》上钢笔字涂改的字迹

清华大学 110 年校史展中同时展示了两份《告全国民众书》

对表明，这些改动在传单版《告

全国民众书》上，基本是不存在

的（只有一处，手写增加的“的”

字，在传单版中存在）。这些手

写改动从何而来，目前尚无查考。

实际上，清华大学早期的历史档

案，由于学校变迁特别是抗战南

迁、几经辗转，很多是后来收集、

征集而来的。因此，《怒吼吧》

刊物上这些手写钢笔字迹，很可

能是此文献原来的保存者依据自

己的理解、为了语句通顺等原因

而涂画标改的，并非《告全国民

众书》原貌。对《告全国民众书》

这份档案内容的认定，应当正本

清源，以《告全国民众书》传单

和《怒吼吧》刊物印刷内容为准。

面对珍贵的历史档案，80 多

年前的场景如在眼前。正如蒋南

翔对这段往事的回忆所说：为了

赶在游行以前起草一篇对外宣言，

“独自躲到清华一院大楼地下室

的印刷车间，杜门谢客，抱满腔

悲愤的心情，写了《清华大学救

国会告全国同胞书》。这篇宣言

接连写了两三个晚上……我一面

写作，一面不能自已地泪流满面，

激动的心情，难以言宣。”

2015 年 12 月 9 日，《告全国

民众书》传单和刊登《告全国民

众书》的《怒吼吧》刊物两个复

制件，在“时代的呐喊 战斗的先

锋”专题纪念展览上首次同时亮

相。2021 年，在全面提升改造后

的清华大学校史馆 110 年校史基

本展陈中，《告全国民众书》传

单和《怒吼吧》刊物也同时展出，

以真实而完整的原貌与广大观众

见面，成为对广大师生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作者为 1982 级校友，清华大学档案馆

馆长、校史馆馆长】




